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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公民社会：媒体伦理重构的时代方向

唐代兴

【内容摘要】  媒体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既是一种信息传播技术，又因社会需要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智
术。在媒体化生存的当代，其发展的健康方向是创建公民社会，因而，媒体必须以此为社会目标而重构自身
伦理理想和道德实践理性精神。媒体重构自身伦理理想必然指向自由、平等、人道：自由，是媒体的伦理目
标，平等，是媒体的伦理方向；以“三善待”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人道，是媒体的伦理价值尺度。而理性、客
观、公正，构成了媒体之当代道德实践理性精神追求：理性精神乃媒体必须坚守的道德实践目标，客观精神
即媒体必须张扬的道德实践价值尺度，公正精神是媒体必须落实的道德实践行动规范。惟有具备如此伦理理
想和道德实践理性精神，媒体才可成为创建公民社会的公器。

【关键词】 公民社会  社会公器  媒体伦理重构    媒体伦理理想   媒体道德实践理性精神

当今人类已经进入到技术化生存的时代，已经为更多的人所意识；但对于我们已经被媒体所围绕而进入了媒体化生存

的时代，却熟视无睹。在当今世界，媒体，在制造着一切，在宣扬着一切的同时也在掩盖着一切：我们所看到的、所感受

到的世界，都是媒体修饰过的世界。媒体，让我们抛弃了真实的现实和历史，在梦幻般的感觉生活中，道德被着上华丽而

堕落的盛装，人性之美沦为感觉欲望的得意表达。新近出版的那本《拒绝堕落：中国道德现场批判》，其响亮的道德呼

喊，确实难能可贵，但激情澎湃之后，问题出现了：在面临其本身充满堕落气的强大媒体力量面前，谁愿意或者说谁敢来

拒绝堕落？人的道德堕落，虽然可恶可恨，但他仅仅是其个体的行为表现；根本的堕落力量，是其社会机制化的各种社会

力量，而媒体则是这些社会力量中之一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媒体化生存的当代社会，所

有的堕落，都与媒体本身的堕落直接关联，或者说都通过媒体而得到的泛滥与强化。因而，重构媒体伦理，使媒体本身拒

绝堕落，是时代拯救道德的开始。

一、权利与权力：媒体伦理生成的两极方向

重塑时代之媒体伦理，必须首先了解和认识媒体伦理的生成动力。

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化的传播技术，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并伴随着人类技术化生存的步伐而不断发展。今天的媒体，

已经发展到以电视、网络为主体形式、以广播、报纸等为辅助形式的立体形态，媒体由此汇聚各种表现和再现技术于自

身，以其强大的综合感官的独特表现功能和再现功能而辐射于世界的每个角落：媒体，占据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两个领

域，它既缩小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扩大人类生存空间；既压缩了时间，也平面了历史。媒体的强大表现和再现功能，把

历史与未来、实在与想象聚合成感官的现实；媒体，把整个世界、各个阶层的人，以及一切观念和智慧、现实和谋划，都

叠加进其综合感官的表现和再现世界里。因而，当代人类的技术化生存，从根本上表现为媒体化生存。

在人们看来，媒体不过是一种纯粹的传播技术和信息工具，它是中性的，没有价值取向，没有政治倾向，更没有权力

张狂的野性。然而，媒体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并不那样简单。首先，媒体是这样一种具有夸张性表现与折叠性再现之

聚合功能的特殊技术，由于它的夸张性表现和折叠性再现的聚合功能，使其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制造技术，它制造时间和空

间，制造历史与未来，同时也制造想象与虚假、观念和价值、情感与态度。从这个角度看，媒体的主要功能不是传播信

息，而是传播信念、意志、情感、态度、价值，传播权利与权力、立场与道德、利益与侵犯的政治工具。因为，媒体的传

播功能和制造功能，最终都聚合在政治上，在现代社会进程中，一切有关于社会文化、历史、知识、科学技术、生活及其

想象与浪漫的全部信息，都要通过政治的过滤或染上政治的色彩、或附着上政治的情调而得到传播。所以，媒体，是一种



事实上的社会政治技术，或者说是一种政治智慧或政治智术的市场投入。

何以会如此呢？这在于：首先，媒体既是人的创造的产物，又是人的生存需要的产物。媒体产生与存在的根本理由与

本原价值，不过是为人服务。然而，媒体所服务的对象------人------却是群化的、无时不具有权利利益需求的生存个体。对
于任何人来讲，权利的配享与利益的谋取，始终是其人间社会关系的表征，因而，人始终是政治的动物，媒体以服务于人

的需要为起点，以满足于人的需要为终点，自然着色上浓浓的政治倾向性。其次，媒体如同其他任何技术一样，一旦被人

所创造出来就需要人来运用。媒体的这一外在需求，使媒体本身必须具有一套市场化的社会机制和使之能够发挥其传播和

制造功能的机构，同时还需要具备保证这套机构和机制能够高速运转的媒体制度，由此，媒体必然政治化：媒体政治化，

构成了媒体传播技术的必然命运：媒体本身的中性意谓全部被消解，而为特定的政治倾向、政治信念、政治激情所替代，

由此，媒体成为过滤信息、传播政治倾向、政治信念、政治激情的社会政治工具。

媒体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它拥有什么性质，具有怎样的特定价值取向，表现什么性质情感、意志、态度的政治倾向、

政治信念、政治激情，却并不由媒体本身所选择和决定，而是由媒体的占有者所决定。

媒体的占有者不是指媒体的使用者，而是指媒体的最终所有权者。媒体的最终所有权者既可能是掌握国家权力机器的

政府或执政党，也可能是国家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即公民。媒体，是最终由政府或执政党所占有，还是由国家共同体全体

成员(公民)所共同占有，这实际上涉及到媒体到底是社会的公器，还是政治权力的私器的根本分水岭。

媒体作为一种纯粹的传播技术，其本性是中性的，当它一旦为人、组织、机构或政府、政党所运用时，就获得了特定

的是非取向，具有了特定的伦理诉求和道德关怀倾向。因而，媒体的全部伦理因素都是特定政治赋予的：媒体的伦理本

位，就是其政治本位，什么政治力量拥有了对媒体的占有权，这种政治力量就赋予了它以什么性质和什么价值取向的伦理

诉求和道德关怀倾向。中国民间社会有“跟好人学好人”之说，这或许能最恰当地喻指媒体的伦理生成与政治的关系：在现
代社会进程中，媒体的力量虽然越来越强大，但它始终需要一种比它更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撑，因而它如同正在走向成年

的小青年，为什么政治力量所控制，它就成为这种政治力量的工具，最终就变成这种政治力量的道德传声筒。在现代社会

进程中，媒体一旦为国家共同体全体成员的权利政治力量所占有和控制，它就成为社会公器，从而体现和张扬人性主义的

和人本主义的伦理道德；媒体一旦为政府或执政党所占有和控制，它就沦为权力的私器，体现和张扬权力主义的政治伦理

道德。

二、媒体在创建公民社会进程中的地位

媒体的伦理生成的双重性，标识出媒体伦理构建的可塑性，即社会的时代发展方向，构成了媒体伦理构建的目标指向。

从根本上讲，当今时代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向当代社会推进的健康方向，就是创建或完善公民社会。公民社

会形成的前提，是创建宪政民主政体、创制宪政民主宪法和创立完善的公民制度。创建宪政民主政体，是公民社会形成的

奠基；创制宪政民主宪法和公民制度，是公民社会形成的根本保证。然而，哪怕拥有再完美的宪政民主政体、宪政民主宪

法和公民制度，也不一定能够形成真正的公民社会。其原因在于：人类今天所追求的公民社会，它只能是现代社会向当代

社会推进的进步状态，所以，所创建的公民社会拥有现代社会的全部特征[1]。在这些特征中，广泛社会化的政治权力、政
府权力，因其日新月异的现代技术的武装而日益扩张，并事实上构成了权力对权利侵犯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如何抑制各

种政治权力和政府权力的无限度膨胀，维护公民的平等权利、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成为其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为解决这

一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必须寻求能够表达公民之共同意愿、共同意志和共同需要的广泛政治途径，政党和媒体则充当了这

种政治途径。

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公民社会，与古希腊的公民社会有其根本的不同：在古希腊时期，其公民社会是建立

在直接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每个取得公民资格的人，都拥有直接参政、议政和管理城邦事物的权利；而现代进程中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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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却是一种间接参与的代议民主制度。在这种代议民主制度下，选举权的履行，只能选出政府和政府官员，却不能监

约政府的施政权力、务政行动、品格与能力，更不能监约政府官员的行为和考察核实政府官员的政绩。因而，公民社会需

要一条能够监约政府的政治渠道和能够监约政府官员以及一切政治权力的社会化方式，以此来维护公民的平等权利，保障

公民的合法利益。这样，政党就充当了这条渠道，媒体就成为这种社会化的方式。

这仅是从理想的角度讲，从现实的角度看，政党要成为监约政府权力、维护公民权利利益的重要政治力量，首先要求

政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党多元化，即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平等竞争，才使政党成为监约政府及其权力、保障公民权

利、利益的社会力量变得可能；二是政府与政党的剥离，即政府是公民的政府，而不是政党的政府；反转来看，政党应该

是社会的政党，而不是政府的政党。同样，媒体要成为监约政府及其权力和维护公民权利、保障公民利益的重要社会政治

力量，也需要媒体本身成为社会的公器，每个公民都有自由地运用它的平等权利。

虽然如此，但在促进公民社会形成和保障公民社会健康发展方面，媒体比政党更重要、更根本，因为政党始终具有“私
有”性，即政党始终是某一具有共同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群体的政党，所以，任何政党都天生具有“公”(面向
国家共同体和全体公民)与“私”(即面向政党自身)的两面性。而媒体本身无此“公”“私”的两面性，如果说媒体也
有“公”、“私”之分的话，那么，政党的“公”、“私”性，是政党自身所要求的；而媒体的“公”、“私”性却是外力强加的。所
以，媒体一旦获得宪政民主政体的保障和宪政民主宪法的规范，就必须成为社会的公器，它所履行的对社会政治的监约功

能，不仅要指向政府及其权力，同时也要指向所有的政党，尤其要指向执政党。正是因为此，媒体构成了公民社会形成和

公民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与普遍社会方式。

三、公民社会：媒体伦理重构的时代目标

媒体要担当起促进公民社会形成与健康发展的重任，必须重构自身伦理，使之获得当代公民社会之全部伦理品质和道

德实践理性精神。因而，要探讨媒体伦理的时代性重构之问题，必须审视“公民社会”及其理方向。

“公民”概念产生于古希腊，古希腊人把自己的城邦社会定位为civil society。由于“公民”是与“国家”相对的概念，它是
关于个人社会政治身份、地位、权利的表征，强调共同体成员个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资格、能力和对国家权力的界限

和监约，所以人们习惯于将civil society译成“公民社会”。

“公民”概念最早意指那些征服了其它城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统治的征服者，这些征服者即是所谓的自然公民，他
们的后代因此而先天地配享其公民资格而成为城邦公民。由此可以看出，自然人要成为公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

他必须生活在城邦之中；二是他必须是组成、创建该城邦的一员；三是他必须具有参与城邦管理事务的资格与权利。将如

上三个条件以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就形成国家的政治制度，以这种制度为依据而建立起来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

“我们的政府形式是一种民主的政府形式，它不是对少数人，而是对全体国民承担义务。……在国家政府机关的管理
下，我们共同前进而互不妨碍；我们生活在一起彼此关怀而又互不猜疑；我们不为邻人追求自己的古怪爱好而恼怒，也

不流露出虽不能惩罚但却能使人痛苦的不满态度……因此在私人生活中我们彼此交往而又不畏缩不前和彼此伤害。同时
通过对我们所承担的对官员和法律的尊敬……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敢冒犯公众。人们在关心自己的事情的同时也关心着公
众的事务；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也掌握着管理政府事务的技巧。因为只有我们这个民族才认为自己不为国事所缠

绕——不是不关心，而是没有必要。”［1］

帕里克斯之所以在《希腊奇迹的根源》中充满如此自豪而富有诗意地描述希腊的公民政治生活，就在于公民制度的形

成，使希腊的政治成为民主政治，并使希腊的政府成为最早的民主政府，把以向全体城邦成员承担责任和义务作为政府的

基本任务；更重要的是，这种有限的公民制度的形成，使城邦国家的政治治理以法律为准则变成现实，在法律的规范下，

统治者（官员）服从法律，尊重城邦成员的共同意愿、共同意志、共同需要和对公众的尊敬，成为基本的政治准则和起码



的道德要求。正因为如此，希腊公民制度才构成了近、现代公民政治制度和法治文明社会创建的智慧源泉。阿兰．A．罗森

鲍姆在其《宪政的哲学之维》中指出，“在近代史上，公民比任何社会人物都更有活力。” (P4)［2］这是因为自近代以来
的“公民”，不是指具有某个国家国籍的自然人，而是指组织社会、缔造国家并有权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事国家治理事务
的公众之人。

“公民”虽然是指组织社会、缔造国家共同体的个体，但它决不是指个体之私人。虽然公民所应该具备的全部资格、权利
及其能力，只有相对其个体、个人时才有其现实的意义与价值，但公民的意义呈现和价值取向却不是单纯的个体、个人，

它必须指向国家、社会、他人并与国家、社会、他人发生多元生存关系。所以，在人类现代社会进程中，“公民”是指自然
人个体进入国家共同体后，与国家共同体及其成员、组织机构之间所缔结的理想存在关系和实践生存关系，以此双重关系

而建立起来的公民制度，则是以其制度的形式将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理想存在关系和实践生存关系予以合法化（即立宪化

和立法化），使之获得规范与秩序。

公民社会形成的根本前提是公民制度，公民制度的创建必须以宪政民主政体为奠基，以宪政民主宪法为根本规范。因

而，宪政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宪政民主宪法的制定，成为公民制度创建的前提条件。在宪政民主政体和宪政民主宪法的双重

规范下，公民制度创建的核心问题是个人的公民资格问题。根据宪政民主政体要求和宪政民主宪法之规定，公民制度必须

遵循普遍平等的原则，从政治身份和法律地位确认标准两个方面，赋予(即分配)国家共同体内每个成员相同的存在人权和生
存权利，这些平等的存在人权和生存权利是：

第一，人人必须具有独立的存在地位，这是公民资格获得的自然前提和社会主体前提。因为个人的独立存在地位不仅体

现为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政治地位、独立的社会生存地位，而且首先是指个人存在和生存的人格独立。从根本上讲，

公民社会是以个人人格独立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个人的人格独立，是其独立经济地位、独立政治地位、独立社会生存地位

获得的主体前提；并且，个人独立存在地位的获得，这是使个人能够配享其平等生存权利和担当其对等生存义务的基础。

第二，人人必须配享全面的平等，这是公民资格获得的内在规范和价值尺度，因为“所有人天生平等。因此，实际存在

的不平等，诸如在财富、权力和出身贵贱上的不平等都源自民法。” (P32)［3］而不是源自宪政民主宪法。

第三，人人必须配享平等的生存权利和承担与此相对等的社会人生义务，这是公民资格构成的本质规定，即“无论每个

人声称他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他都必须允许别人也同样有权如此。” (P33)［4］与此相对应，当一个人要求别人应该担当
什么义务时，他应该要求自己同样有责任如此。在国家共同体中，公民资格意味着公民社会存在一套“先在”的关于公民权
利与义务的规范体系。这套先在的规范体系要求，国家共同体在赋予其个体成员以公民身份的同时，也“赋予了个人以责任

和权利、义务和权力、限制和自由。” (P104)［5］

第四，人人必须配享平等的自由，这是公民资格构成的目标。因为“我们是生而自由的” (P38)［6］，公民社会就是根据
人生而自由的存在法则，促进和激励每个公民理性地行使自由的权利：“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
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知道他对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

度。”所以，作为公民资格的构成内容，“自由不是一种物质的占有，而是一种道德能动性。这就是说，最高度的自由只是
与最高度的成就相一致的。任何缺少完善的善良意志、完善的神圣性和上帝的东西，都是某种不及完全自由的东西。亦

即，只有存在完美的善，才能存在完全的自由。” (P255)［7］ 

第五，人人必须享有最广泛的民主，这是公民社会的实在标志和公民资格的实践展开。因为公民社会就是人人参与社会

管理和国家治理的社会



三、理想与实践：媒体伦理重构的整体任务

公民社会的主体既不是物，也不是权力，而是人，是个性、独立、平等、自由的公民。因而，媒体伦理重构必须围绕

公民而展开，只有当以公民为起点和目标，媒体才能重构起自身的伦理理想品质和道德实践理性精神。

伦理始终具有理想与实践的双重指向：作为理想指向的伦理，它为社会提供了终极的追求目标、完美的价值蓝图和切

实可行的道德理想；作为实践指向的伦理，它为社会提供了践行的共同道德原则和道德他律规范体系。当代媒体伦理重构

亦是如是。从理想角度讲，媒体的伦理理想就是公民社会的伦理理想。公民社会的伦理理想就是使人人成为合格而优秀的

公民而构建优良的生态平台，因而，媒体应该以此为伦理目标。

具体地讲，媒体应该是人道的媒体，在当代社会进程中，媒体所信仰和坚守的伦理精神应该是生命-人本主义精神，这
里所讲的“生命-人本主义精神”，就是当代人道论的“三善待”精神，即“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把生命当生命看并使生命成
为完整意义上的生命”、“平等地善待一切人，把一切人当人看并使一切人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平等地善待自己，把自

己当人看并使自己成为完善的人” (P292-293)［8］尊重和善待所有生命和一切人，呵护每一个生命和人的完整生命权和生存
权利，这是生态重构的当代人类社会所共同的追求的时代目标，亦应该构成当代媒体的基本伦理诉求。

其次，媒体应该是平等的媒体，平等应该构成媒体自身获得其存在的根本理由，并且平等应该构成媒体得以展开自身的

伦理平台。因为从本质上讲，公民社会就是普遍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生命，都没有贵贱之分；所有的人，

可以有职业之别，但却没有人格、尊严、人权、权利的等级区别。人人必须配享完全的平等，这是媒体所必须具备的伦理

信念，也应该是媒体所必须追求和捍卫的基本伦理准则。

其三，媒体应该是自由的媒体，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捍卫，应该成为媒体的最高伦理理想，因为“自由是人类伦理
的普世原理”(引自作者即将出版的《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第6章)：对于整个生命世界以及人类世界而言，“自由先于存
在，精神先于自然，主体先于客体，个性先于普遍－共性，创造先于进化，二元论先于一元论，爱先于法律。”
(P5)［9］自由是宇宙精神，是生命的灵魂，是万物共生与互生的根本动力，人类的一切伦理理念、道德原则、规范体系都
从“自由”精神中生长。美国宪法把“生存、自由、人的幸福”作为立国、立宪的最高法则，就在于人要生存，必须遵循自然
的神圣法则而自由，并且只有为自由而努力、而斗争，才能创造出人之成为人的幸福。因而，当代媒体伦理重构，必须以

其自身特有的力量，追求自由和捍卫自由，并通过此而引导人民在追求自由和和捍卫自由的进程中平等地分享自由而幸福

地生活。

自由、平等、 人道，此三者构成了当代媒体伦理理想的三维向度：自由，是媒体的伦理目标，平等，是媒体的伦理方
向；以“三善待”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人道，是媒体的伦理价值尺度。媒体的道德实践理性精神，就是在自由、平等、道德的
沃土中生长的。

媒体的道德实践理性精神就是理性、客观、公正精神：“媒体的精神就是公正，就是理性，就是客观，就是永远以追求
真理作为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原则。你可以为了生存而采取暂时性的策略性的艺术，但你不能长久地偏离真理的大道；你可

以不说话不表态，但你不可以乱说话乱表态，因为你可能误导群众沦为个别强势群体的帮凶和傀儡；你可以不为所有人说

话，但你必须为你锁定的读者说真话说实话；甚至，你可以说错话，但你不可以阻止别人说实话说。” (P18)［10］

媒体的理性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所谓“真理”，就是合法、合理、合情的真实道理。媒体的理性精神，表现为面
对公众、面对权力、面对公民的平等权利和利益，发表和捍卫合法、合理、合情的真实道理，既不偏袒政府，也不纵容公

民；既不附从权力，也不亲疏方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媒体所追求的“合法”，首先是自然法则，即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
天赋权利，然后才是合宪法、法律。也就是说，真正道德的媒体，必须以自然法则为最高判断依据而面对宪法、法律，凡



是不合自然法则的宪法、法律，同样是不“合法”的。媒体所追求的“合理”，是指合自然之理、合万物之理、合生命之理，
合人类之理、合国家共同体成员共同意愿、共同意志、共同需要之理，而决不是合某种权力之理、合特定的政府之理，更

不是合某个党派之理或者合某种特定的利害关系之理。前者是公民社会的“大理”、“常理”，后者是政治中的“小理”、“无常
之理”，真正道德的媒体所追求和捍卫的，只能是公民社会的大理和常理。媒体所追求的“合情”，绝不是合权力感情、合利
益感情，而是指合人情，合人人之情，这里的“情”者，性也：合情，就是合性。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它所追求的合性，
当然不是合个人之性，而是合人人之性：“合情”就是指符合普遍的、共同的人性。

追求真理，就必须客观，所谓“客观”，就是符合事实本身，就是回到事物和人本身。媒体所应该具备的客观精神，就是
尊重事实本身的精神，就是回到事物和人本身的精神，就是展示、报道、敞开事物真相、事件真相、时代真相、历史真相

的精神。因为，公民社会是一个透明的社会，它要求每个公民都拥有平等的社会知情权，媒体恰恰是帮助公民实现其平等

知情权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不能说假话，不能帮助掩盖真相，不能成为制造假象、制造谎言的帮凶，更不能成为剥夺公民

平等知情权的刽子手。因而，客观的道德实践理性精神要求媒体必须有鲜明的公民政治立场，必须具备反虚假、反谎言、

反编造、反一切形式的掩盖真相、歪曲真理的批判精神。惟有如此，它才能客观；唯有客观，它才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

追求真理必须公正。“公正的基本精神是公正伦理原则。公正伦理原则是人性(需要)原则、普遍(发展)原则和动机与效果
相一致(的评价)原则。”根据这三个原则，公正追求行为动机的应当、行为及其展开手段的正当和行为结果的正义。因而，

所谓公正，就是动机应当、手段正当和结果正义的有机统一，就是动机与效果、手段与目的的统一。(P88-93)［11］媒体的
道德实践理性精神落实在对具体的事件、信息、以及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利害关系等问题的看待与处理上，就是要坚守公正

精神，既讲目的也讲手段：动机应当、手段正当和结果正义，此三者的真正统一，构成了媒体的实践社会公正的行动原

则。

在媒体的道德实践理性精神构成中，理性精神是其必须坚守的道德实践目标精神，客观精神是其必须张扬的道德实践价

值尺度精神，公正精神是其必须落实的道德实践行动规范精神。在当代社会进程中，媒体唯有获得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

客观为价值尺度、以公正为行动规范的道德实践精神的全面武装时，才可真正成为捍卫人权、呵护权利和监约政府、政党

以及一切社会权力的社会公器，才可真正成为引导、规范、激励时代朝着公民社会方向健康发展的进步政治力量。

四、独立与自由：伦理重构之媒体的实践方向

在当代社会进程中，媒体伦理一旦获得重构，就获得了社会公器的实践功能，即既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伦理理想功

能，呵护和保障共同体成员的平等人权、权利、利益，又能充分发挥其道德实践理性精神功能，监约和限制政府权力、政

党权力及其其他社会权力；并通过此两个方面的努力，而引导、激励共同体成员人人成为合格而优秀的公民而自觉地形成

和提升自己的公民能力与品格。

从根本上讲，“公民资格”的本质内容是权利和利益，与其权利和利益相对应的是义务和责任。公民要完整地配享其权
利并担当起相对等的义务和责任，必需具备其维护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对任何个人来讲，只有他获得了其

本应该有的平等权利、具备了能够维护其权利和承担、履行与之相对等的义务和责任的能力与品格时，他是才是一个事实

上的合格公民。所以，一时获得时代伦理之重构的当代媒体，其根本的实践任务，就是通过对人权维护、权利保障和对权

力的监约与限制，来引导、培养共同体成员养成和具备：第一，政治认知能力，即使共同体每个成员具备公民应该具备的

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及其作用的执行者以及政治制度输入和输出的知识能力和信仰能力；第二，政治情感表达

能力：即使共同体每个成员具备公民应该具备的客观地表达对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执行者以及执行的情感能力；

第三，政治行为评价能力：即使共同体每个成员具备公民应该具备的能够凭借已有的信息和情感，对典型地包含价值标准

和尺度的政治目标做出正确判断与评价的能力；第四，政治事务参与能力：即使共同体每个成员具备公民应该具备的热心

于参与社会政治决策、管理国家的能力；第五，守法与护法能力：即使共同体每个成员具备公民应该具备的自觉遵守当代



宪政民主宪法、法律和忠诚地维护宪法、法律的纯洁与尊严的能力；第六，自治能力：即使共同体每个成员具备公民应该

具备的以宪法和法律为边界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改进、自我完善的行为能力。

不惟如此，获得伦理重构的当代媒体，还应该肩负起引导、培养共同体每个成员养成一个合格公民所应该具备的民主性

格，并促使他们不断地完善其民主性格。围绕此，媒体应该以其自身重构的伦理理想和道德实践理性精神，去感化共同体

每个成员，使他们人人成为一个真正“开放的自我”，以其宽广的胸襟对社会、对政府及其对其他人、事持一种热情而宽容
的态度；使他们人人获得一种与其他共同体成员拥有共同价值观念，包括拥有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念、共同的经济价值观

念、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共同的人性价值观念、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念；使他们人人具备一种多层次、多视野的价值取

向，包括对制度的价值取向、对政治的价值取向、对文化的价值取向、对经济市场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对人、对人性、对

生命、对自然本身的价值取向，都应该具备其多元、开放的态度与视野；使他们人人养成开放的自信和信任品格，包括对

自己、对他人、对当代宪政民主政府、对民族的生存发展、对人类的未来、对人类生存的整体生态环境等等，拥有坚定的

信任和自信，这是合格公民之民主性格形成的心灵基石；使他们人人拥有免于忧患的相对自由和对更高水平之自由的不懈

追求品格、精神和道德责任感。(2006、5、6) 

[1]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有五：一是经济生产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二是社会劳动的日益高技术化和劳动分工的高
度专业化；三是技术成为科学的动力并且科学服务于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四是私人生活社会化并且政治(具体而言即是政
府)权力扩展到人间生活的各个领域；四是政党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社会舞台，成为左右政府及其国家命运的社会力
量；五是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力量而应运产生，并日益构成为左右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形态。

来源：http://www.zisi.net/htm/xzwj/tdxwj/2006-04-08-35036.htm

/

http://www.zisi.net/fckeditor/editor/fckeditor.html?InstanceName=Content&Toolbar=Default#_ftnref1
http://www.zisi.net/htm/xzwj/tdxwj/2006-04-08-35036.htm

